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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
假
是
處
理
雜
事
的
好
時
光
，
所
以
我
看
過
牙
醫
之
後
又
去
看
眼
醫
。
其

實
這
些
都
是
預
防
性
質
的
例
行
檢
查
，
並
不
是
自
己
真
的
有
什
麼
健
康
問
題
。

我
的
心
態
是
，
既
然
學
校
有
很
好
的
醫
療
保
險
，
當
然
應
該
充
分
利
用
，
身
體

好
是
心
情
好
的
有
效
保
障
。

這
裡
說
的
眼
醫
是
英
文
裡
的optom

etrist

，
給
人
驗
光
，
檢
查
眼
睛
衛
生

，
配
眼
鏡
的
醫
生
，
而
不
是
動
眼
科
手
術
的ophthalm

ologist

。
我
去
的
這
一
家

﹁詹
森
（Jensen

）
驗
光
配
鏡
診
所
﹂
是
小
鎮
本
地
人
開
的
，
我
的
主
治
大
夫
就

姓
詹
森
。
這
個
姓
在
本
地
也
算
是
歷
史
悠
久
，
有
頭
有
臉
，

鎮
上
一
家
經
營
空
調
鍋
爐
等
制
冷
取
暖
設
備
的
大
公
司
也
是

他
們
家
的
產
業
。
據
我
過
去
對
詹
森
醫
生
的
觀
察
，
做
個
驗

光
配
鏡
師
好
像
是
個
挺
悠
閒
的
工
作
。
他
一
周
只
來
這
裡
上

四
天
班
，
辦
公
室
裡
懸
掛
的
到
處
都
是
他
到
非
洲
和
其
他
地

方
旅
遊
的
照
片
和
紀
念
品
。
不
知
是
否
是
我
的
誤
解
。
詹
森

（Jensen
）
驗
光
配
鏡
診
所
臨
街
，
兩
開
門
面
，
一
邊
是
診
所

，
另
一
邊
是
出
售
各
式
近
視
遠
視
眼
鏡
和
遮
陽
鏡
的
櫃
台
。

今
天
約
的
時
間
是
上
午
十
點
半
。
在
接
待
處
交
代
一
聲
以
後

，
我
坐
在
接
待
室
等
。
角
落
裡
靠
窗
的
一
張
小
桌
子
上
，
擺

了
些
積
木
，
圖
畫
書
和
長
毛
絨
小
熊
之
類
的
玩
具
，
顯
然
是

為
孩
子
們
準
備
的
。
片
刻
之
後
，
又
有
一
位
接
待
員
來
招
呼

我
，
帶
我
走
進
櫃
台
後
面
的
診
所
。
我

定
睛
一
看
，
這
不
是
我
校
英
文
系
某
教

授
的
太
太
嗎
？
沒
想
到
她
現
在
在
這
裡

工
作
了
。
這
個
鎮
小
，
主
要
表
現
就
是

無
論
去
哪
裡
，
都
會
碰
到
熟
人
。
不
過

，
她
一
邊
走
，
一
邊
跟
我
閒
聊
的
時
候

，
我
還
是
挺
高
興
的
。
走
進
檢
查
室
，

又
換
了
一
位
女
士
來
招
呼
我
。
她
詢
問

我
最
近
眼
睛
方
面
的
經
歷
：
譬
如
，
服
用
什
麼
藥
，
滴
什
麼

眼
藥
水
，
有
無
不
適
感
等
等
，
又
問
隱
形
眼
鏡
每
天
戴
多
久

。
然
後
，
她
取
了
我
的
遮
陽
護
目
鏡
說
要
去
檢
查
一
下
遮
陽

性
能
是
否
過
關
，
並
讓
我
等
候
詹
森
大
夫
。
又
過
了
十
分
鐘

，
她
檢
查
完
了
，
告
訴
我
說
遮
陽
鏡
沒
問
題
。
詹
森
大
夫
也

走
進
門
，
道
歉
說
讓
我
久
等
了
，
這
才
開
始
正
式
的
眼
睛
檢

查
。
首
先
還
是
口
頭
詢
問
，
了
解
眼
睛
的
感
受
，
是
否
換
用

新
的
隱
形
眼
鏡
等
等
。
接
下
來
是
戴
着
隱
形
眼
鏡
分
測
左
右

眼
視
力
。
然
後
是
詹
森
用
小
手
電
照
着
檢
查
眼
底
角
膜
的
衛

生
狀
況
，
檢
查
視
野
寬
度
，
眼
球
移
動
是
否
正
常
，
兩
眼
是

否
齊
平
。
最
後
才
是
取
下
隱
形
眼
鏡
，
重
新
驗
光
。
詹
森
大

夫
還
檢
查
了
我
帶
去
的
兩
副
眼
鏡
，
說
左
鏡
片
度
數
偏
低
，
其
他
都
沒
問
題
。

我
問
起
激
光
糾
正
手
術
的
情
況
，
他
也
一
一
耐
心
地
解
釋
。
檢
查
結
束
，
英
文

系
同
事
的
太
太
又
進
來
帶
我
去
測
眼
壓
。
她
讓
我
把
前
額
抵
在
儀
器
的
上
端
，

儀
器
分
別
向
左
右
兩
眼
噴
兩
口
氣
就
搞
定
了
。
因
為
我
不
需
要
配
眼
鏡
，
付
了

十
元
診
費
就
出
門
了
。
臨
走
，
眼
醫
還
贈
送
一
小
瓶
隱
形
眼
鏡
清
洗
浸
泡
液
，

而
且
建
議
每
次
還
是
要
用
手
指
略
微
摩
擦
清
洗
。
外
頭
陽
光
正
好
，
我
一
看
表

，
花
了
不
到
一
小
時
，
還
來
得
及
回
辦
公
室
做
點
事
。

前天晚上幼兒園家
長會，主題是學前班的
「教學」方案。晚飯後

去幼兒園的路上，我還
在想，和中國的小孩子
比起來，德國的小孩太
舒服了，可以一直無拘

無束地玩到上學。就是這最後一年的學前班
也是以玩為主，附加一點常識與字母什麼的
，學不學會都沒有什麼關係，而中國的小孩
子上學前少說也認好幾百個字了。

初夏的傍晚，空氣中瀰漫着淡淡的花香
。 「蝴蝶班」的教室裡，十來位家長圍成一
個圈兒坐在孩子們的小椅子上，低聲地交談
着。等人差不多到齊之後，負責學前班的老
師開始款款道來，她聲情並茂、用詞活潑，
環顧我們的眼神就好像看着一群小孩子似的
溫柔，她說，除了寓教於樂，在遊戲中學知
識之外，還有 「小組作業（Gruppenarbeit)
」，即幾個小朋友組成一個小組，一起解決
問題，目的是培養孩子團結協作、互相幫助
的團隊精神。聽到這兒，我在心裡不由地嘆
了一口氣。

我不知道中國的幼兒園裡有沒有 「小組
作業」，但是我知道，家裡有條件的小孩子
從託兒所的年紀就開始學鋼琴、學英語，參
加舞蹈班、繪畫班……家長不允許孩子 「瘋
玩」，理由是害怕孩子 「輸在起跑線上」。

小小的孩子，還沒有學會做人，就已經
懂得了競爭。

中國式的教育，可以說是 「精英」教育
（姑且不論那些狀元們是否真的具有 「精英
」的素質）。古往今來，國人學習的主要目
的不是掌握知識和方法，而是出人頭地、光
宗耀祖，是為了成為 「人上人」。所以，從
小開始，孩子們就知道只有比別人好才算好

；在學校裡，絕對分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相對分數，在班上
排了第幾名比究竟學進去了多少知識要重要；在運動場上，如
果沒有得金牌，那麼所有的汗水都等於白灑，人們很少給予認
可與尊重。

這種爭強好勝當然有它的歷史和社會原因，但是無論怎樣
，這一品質使得人與人之間沒有了團結合作的概念。在競爭的
氛圍之中，幫助對手就等於削弱了自己的力量，這樣的事只有
傻子才幹。

可是中國的傳統文化卻又偏偏教人以和為貴， 「處世以行
檢為主，居家以勤儉為主，待人以謙下為主，遇事以忍讓為主
」，愛顯山露水、鋒芒畢露的人不受歡迎，明哲保身、低調隱
忍才是聰明的處世方式。

這兩種相悖的教育理念造就了國人的雙重性格：在表面上
，大家一團和氣、謙虛謹慎、團結友愛；可是在內心裡，誰都
想脫穎而出、鶴立雞群。因此，中國人容易給人城府很深的感
覺，讓人看不清、猜不透。有話說： 「知人知面不知心」，不
能明爭，那就暗鬥。我想，這也是在中國這樣一個高唱 「團結
就是力量」的社會，為什麼卻會有那麼激烈的窩裡鬥的原因之
一。

回家的時候，已經快十點了，天色還很亮，家家戶戶都在
收看巴西隊和智利隊的比賽。於是很自然地想起中國足球，中
國隊此次世界杯又是無緣出線，可是前國足郝海東卻說出了這
樣的話： 「韓國隊還是那支韓國隊，體能和拚搶是他們的法寶
，但戰術內容仍然沒有太大的進步，球員的個人能力也就那麼
回事。我還是堅持我的觀點，朴智星、朴周永這些人單拿出來
並不會比中國頂尖球員強。」 ──我想，就光是這幾句話就足
以解釋中國足球為什麼沒戲的原因了。

近日，北外副教授丁啟陣在博客中
發文《我贊成把朱自清〈背影〉從語文
課本中刪去》，引發內地網友激烈爭論
。丁啟陣力挺了民意測驗中，中學生不
喜歡《背影》的主要理由─文中的父
親違反交通規則。《背影》中的父親跳
下月台橫穿鐵道去買橘子，成為感人的

事跡，就是不理性和實用主義的一個表現。
中學課本裡的文章雖多，但真正能留下深刻印象的卻很

少，《背影》應能算上一篇。當時感動於此文的父子之情，
並未注意文筆上的優劣。現在回過頭來看，《背影》的文筆
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雖然略顯平淡瑣碎，但文章中蘊含的真
情，卻是無可替代的。如果因為所謂 「違反交通規則」、或
者 「不理性和實用主義」，甚至 「孱弱病態的文風」，就將
其刪去，卻也有些欠妥。

朱自清曾說： 「我寫《背影》，就因為文中所引的父親
的來信裡的那句話。當時讀了父親的信，真的淚如泉湧。我
父親待我的許多好處，特別是《背影》裡所敘的那一回，想
起來跟在眼前一般無二。我這篇文章只是寫實……」 作者乃
是通過記敘日常生活的瑣事，來表達對遠方父親的懷念之情
，並非要刻意拔高，將父親塑造成道德完美、人格超群的聖
人。可以說，《背影》之感人，就在於情感真實，沒有以文
飾非，不迴避父親身上的缺陷。

語文教育的重點，乃是通過閱讀各種風格的文章，讓學
生掌握使用文字，提高欣賞能力。至於道德理念、文明常識
的塑造，卻不是語文的強項，則屬於品德教育課。雖說文以
載道，但大多是潛移默化的效果，而不是板着臉說教就能實
現。要求語文承擔太多功能，卻也過於強求。

在
中
國
歷
史
上
，
曾
經
有
一
個
時
期
群
星
閃
耀
、
百

家
爭
鳴
，
在
思
想
的
天
空
留
下
了
最
璀
璨
的
軌
跡
，
這
就

是
春
秋
戰
國
時
的
諸
子
百
家
。
諸
子
百
家
的
﹁百
家
姓
﹂

又
如
何
呢
？

我
們
先
來
看
下
最
為
顯
赫
的
儒
家
。
儒
家
主
要
有
三

位
代
表
人
物
，
分
別
是
孔
子
、
孟
子
和
荀
子
。
如
果
我
們

望
文
生
義
，
以
為
這
三
位
聖
賢
的
姓
是
孔
、
孟
和
荀
的
話

，
就
大
錯
特
錯
了
。
準
確
地
說
，
這
是
他
們
的
氏
，
而
非
姓
。
姓
氏
一
貫
並
稱

，
今
人
常
搞
混
，
但
它
們
還
是
有
區
別
的
。
三
代
前
，
姓
氏
分
而
為
二
，
男
子

稱
氏
，
女
子
稱
姓
。
氏
以
別
貴
賤
，
姓
以
別
婚
姻
。
三
代
後
姓
氏
開
始
合
二
為

一
，
氏
成
為
姓
的
分
支
。
孔
子
子
姓
，
孔
氏
，
因
其
六
世
祖
孔
父
嘉
而
得
氏
，

所
以
孔
子
的
姓
氏
是
﹁子
孔
﹂
，
正
好
掉
了
個
兒
。
孟
子
姬
姓
，
孟
氏
，
出
自

魯
國
﹁三
桓
﹂
之
一
的
孟
孫
氏
。
而
荀
子
則
是
姬
姓
，
荀
氏
，
周
代
有
姬
姓
諸

侯
郇
國
，
乃
文
王
第
十
七
子
之
後
，
其
後
代
以
國
名
為
郇
氏
，
後
來
去
掉
右
邊

偏
旁
，
加
上
草
字
頭
，
就
出
現
了
荀
姓
。
有
趣
的
是
，
歷
史
上
荀
子
還
被
稱
為

孫
卿
或
孫
子
，
這
是
怎
麼
回
事
呢
？
原
來
，
漢
宣
帝
名
劉
詢
，
漢
代
人
為
避
諱

，
又
因
荀
、
孫
古
音
相
通
，
所
以
給
荀
子
改
姓
孫
了
。

與
荀
子
有
同
樣
遭
遇
的
還
有
道
家
的
莊
子
。
莊
子
本
姓
莊
，
莊
姓
有
兩
大

源
頭
，
一
是
以
楚
莊
王
之
謚
號
得
姓
，
二
是
宋
戴
公
武
莊
子
孫
以
祖
字
為
姓
。

考
慮
到
莊
子
是
宋
國
人
，
其
姓
很
可
能
來
自
第
二
個
源
頭
。
到
了
東
漢
，
漢
明

帝
名
劉
莊
，
莊
子
這
位
前
朝
巨
匠
被
改
稱
嚴
子
。
道
家
始
祖
老
子
現
在
一
般
認

為
他
姓
李
，
名
耳
，
又
稱
老
聃
。
還
有
一
種
說
法
認
為
老
子
是
二
十
四
孝
中
的

老
萊
子
，
為
萊
姓
。
老
子
究
竟
姓
什
麼
，
恐
怕
考
古
家
也
難
說
清
楚
了
。

諸
子
百
家
中
有
許
多
現
代
大
姓
。
像
縱
橫
家
鼻
祖
鬼
谷
子
，
姓
王
名
詡
，

又
名
王
禪
，
王
姓
現
穩
居
姓
氏
人
數
最
多
前
三
甲
。
兵
家
的
孫
武
、
孫
臏
的
孫

姓
在
《
百
家
姓
》
排
第
三
，
現
代
也
是
一
大
姓
。
楊
朱
的
楊
姓
，
現
代
也
是
大

姓
。
當
然
，
諸
子
百
家
中
也
有
許
多
小
姓
。
如
墨
家
創
始
人
墨
子
的
墨
姓
，
道

家
列
子
的
列
姓
，
法
家
慎
到
的
慎
姓
，
兼
通
儒
墨
的
告
子
的
告
姓
，
以
及
曾
代

表
齊
國
使
楚
的
晏
子
的
晏
姓
，
這
些
姓
氏
有
的
人
數
很
少
，
甚
至
有
的
已
經
消

失
在
歷
史
長
河
裡
了
。

前不久，遊覽了聞名遐邇
的風景名勝雁蕩山。對於我這
個初遊者來說，一下子被雁蕩
山多姿多采的風光吸引住了。

大龍湫、靈岩和靈峰堪稱
雁蕩 「三絕」。尤其是大龍湫

瀑布，乃是大自然的另一種創造。看了會更加令人
意迷神癡。那天雨很大，在雨簾的籠罩下大龍湫分
外青翠、迷人。導遊小姐沿途指點景致，講些 「靈
貓搏鼠」、 「觀音駕雲」之類的神話。 「下雨天瀑
布好看極了！」導遊小姐告訴我們： 「瀑布高一百
九十米，全國第一。清人江清書詩說，欲寫龍湫難
下筆，不遊雁蕩是虛生。這一遊，你們可算不虛生

了。」導遊小姐一席話把大家都逗樂了。這一帶山
谷幽靜，清流淙淙，林木茂盛，過石山嘴，便聽到
瀑布聲如雷。我們驚喜地爬上山崗，只見對面峰頂
上一匹白練直瀉潭中，濺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霧煙雲
，升騰瀰漫，到百米處便成濛濛細雨，蔚然壯觀。

來到靈岩，一眼就看到石壁上大書 「鐘鼓齊鳴
」四個大字。我猜想附近必有寺廟，果然在千年銀
杏樹後有一寺廟。寺廟雖不大，但遊客絡繹不絕。
寺廟後叢生百十竿翠竹，酒杯粗細。據介紹，這些
竹杆看看是圓形，用手去摸卻是方的。我懷着極大
的興趣上前一摸，果然是方形的，不禁嘖嘖稱奇。
靈岩處處山石崢嶸，千姿百態。這邊山腰上，有數
十塊大石，排列有序，尖頭各朝右上方，塊塊石頭

背青腹白，形象顏色都像青蛙，這叫 「青蛙聚會」
。朝前數步，觀峰頂有兩塊大石頭，活脫像一女子
在訓斥一豬頭大漢。原來這就是名為 「觀音訓八戒
」的巧石。

晚上，我們驅車靈峰夜遊，盡情觀賞 「靈岩三
變」絕景。在月朦朧、山朦朧之中，我們看到一隻
猶如雄鷹的山崖，據說這是鄧拓生前遊雁蕩山發現
的。踱步三、五分鐘，再一看，這山崖變成了一對
擁抱的情侶，這就叫 「情侶峰」。片刻，再朝前一
看，又變成了活脫脫一位梳着髮髻的山婆婆，裝着
不在意地別轉了臉。

雁蕩山 「三絕」，自然樸實，美妙神奇，我們
被雁蕩山的美景陶醉了。

元朝以金戈鐵馬統一全中國，
國家疆域之廣，超越歷代，但文化
卻遭受嚴重破壞。文人被認為無益
於國，社會地位低下，甚至有 「七
匠八娼九儒十丐」的說法。在那個
朝代，有不少懷才抱德的士人寧願

隱跡山林，寄情於詩文書畫，如被英國《大不列顛百
科全書》稱為世界文化名人的倪瓚，便是其中之知名
度較高者。

倪瓚字元鎮號雲林，無錫人。生於元朝大德五年
（一三○一），其人品格高尚，傲骨風稜，出身殷富
而主動放棄家業，青蓑竹笠，嘯傲湖山，以漁釣自娛
。及元朝覆滅，朱元璋建立明朝，強制徵用江南文人
，倪瓚也不求聞達，而 「黃冠野服，混跡編氓」，到
明洪武七年（一三七四）病死閭巷。《明史》為之立
傳，稱其 「工詩善書畫」。

倪瓚詩多是題畫或為抒發隱居生涯中的閒情逸趣
而作。清初詩壇權威王漁洋評倪瓚詩 「多率意漫興」
，也就是說他的詩是興會所至 「偶然欲書」，不經苦
吟錘煉，而是信筆寫成。然而倪瓚才氣橫溢，信筆而
成的詩，意境清幽，氣象曠達，語言新鮮流暢，又善
於從萬象紛紜的自然事物中，捕捉適宜表達生活情趣
的形象，給人以清新明雋的美感。如題畫詩： 「十月
江南未隕霜，青楓欲赤碧梧黃。停橈坐對西山美，新
雁題詩小著行」。 「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
寬。賴有俞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 「梓樹花
開破屋柬，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
依依是夢中」。以上三詩皆自然平淡而被王漁洋於
《香祖筆記》《池北偶談》中反覆嘆賞。倪瓚描寫閒
情詩如《對酒》 「題詩石壁上，把酒長松間。遠水白
雲度，晴天孤鶴還。」（二首錄一）《煙雨中過石湖
》 「煙雨山前度石湖，一奩秋影玉平舖。何須更煎松
間水，好染空青作畫圖」（三首錄一）也具同樣風韻
而廣被傳誦。倪瓚詩在藝術上是成功的，但生當元明
改朝換代的戰禍中，消極避世，對民族興亡，生民疾
苦毫無反映，與他同時隱居山林的王冕，有反映其時
社會現實詩： 「淮南格鬥血滿川，淮北千里無人煙」
「人民正飢渴官府急洙求」，像這樣有積極內容的詩

，在倪瓚筆下是沒有的。
倪瓚書法評價不一。董其昌推崇他： 「古淡天真

，米癡之後一人而已」（按米癡指北宋書法家米芾）
，項穆卻指責他 「下筆之際苦澀寒酸，縱加以老彭之
年終無佳境」，何以褒貶懸殊？這或與評論者之偏愛
偏惡有關；但也另有原因。倪瓚有《答張藻仲書》云
： 「今日在盧氏客樓，大風烈日，筆硯枯燥如熬盤堊
帚，復濟以僕之惡書，所謂鈍人騎駑，徒令旁觀者咄
咄費力耳。能書畫者非神慮凝靜風日清美則不為之。
顧愷之登樓去梯，家人罕見；歐陽通猩猩為筆毫、象
犀為管乃始書，同一樞軸，豈今人造次魯莽所為耶？
」由此可見，倪瓚寫字，必須風日清美，神慮凝靜，
筆硯精良，然後才能寫出自己滿意的作品，或者曾因
為環境、心情、文具不佳而偶有敗筆，貽人口實而被
惡評也屬可能。乾隆《三希堂法帖》有倪瓚《與默庵
詩帖》，全文二百餘字，端莊矜重，應是用心得意之
作，筆勢遒勁，雖然未必是米芾之後獨一無二，但也
未見苦澀寒酸，可見 「譽者或過其實，損者或失甚真
」。文徵明評其 「奕奕有晉宋風氣」，似較中肯。

倪瓚被董其昌推崇為元末四大畫家之一。清初畫
家王原祁更稱他為董源嫡派。董源是五代時期南唐著
名畫師，是南派山水畫創始人。董源畫多大幅巨型，
畫面富麗多采，層巒疊嶂，林木蒼鬱，其水墨山水也
善於以深淺墨色表達湖光山色的晴陰明晦，在他筆下
，真有善於論山者所謂的 「春山淡冶如笑，夏山蒼翠
如滴，秋山明淨如妝，冬山慘淡如睡」。所以米芾形
容董源山水 「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
天真。」董源山水又喜用人物點景，為靜態山林增添
生機蓬勃之生活氣息。倪瓚畫雖然也受董源影響，但
與董源有明顯不同。倪瓚畫皆小幅，構圖簡潔，寥寥
數筆，揮灑自如，雖清氣逼人，而荒涼寥落，更不配
人物，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後人題倪瓚畫：
「一片湖光幾株樹，分明秋景小長蘆」、 「豈但穠華

謝桃李，空林黃葉亦無多。」恰好說明倪瓚畫之清冷
與董源有別。其實倪瓚不但不墨守董源遺法，甚至不
拘南北派門戶，興之所至或也摹擬北派畫法。清周亮
工《書影》云： 「雲林《萬壑朝天圖》臨顧虎頭，
《萬竿煙雨圖》，彷彿郭河陽；《萬丈空流圖》，臨 荊浩；又常其妾輕雲，放舟錫山，作《萬壑爭流圖》

。又見癡翁寫《九峰雪霽》，作《萬峰飛雪圖》。又
有《萬卷詩樓圖》、《萬林秋色圖》、《萬松疊翠》
、《萬橫香雪圖》，總名曰十萬圖，各有雲林自跋，
蓋為陶九成作者。今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方域作《雲
林十萬圖記》。」顧虎頭、郭河陽、荊浩、癡翁都是
北派大師，倪瓚都傾心摹擬，由此可知他是 「轉益多
師」，並師法大自然而後獨創其別具一格的畫法的。
倪瓚風格最典型的是寫竹石，自謂 「余之竹聊以寫胸
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
直哉！或塗抹久之，它人視為麻與蘆，僕亦不能強辯
為竹。」他的這種獨特風格，有人喜歡，也有人不理
解，他在《答張藻仲書》中說 「近遇偶來城村索畫者
，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罵，」倪
瓚對張藻仲說： 「是亦僕自有以取之」。其實不是倪
瓚自取，而是元朝 「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文人社會
地位介於娼妓與乞丐之間的社會現象的悲哀。倪瓚在
遭受鄙辱怒罵之時，諒必不會料到他在身後會被稱為
世界文化名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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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瓚的詩書畫 朱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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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乾
石

把想像發揮到極致 余 剛

二〇一〇年七月十八日 星期日

刪除《背影》太牽強
江德斌

倪瓚《與默庵詩帖》 （取自乾隆《三希堂法帖》）

梧竹秀石圖（國畫） 倪 瓚


